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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棒棒」可以挑

起250斤左右的貨物。

本報記者孟冰攝

重慶「棒棒」遍佈大街小巷，人數多達30多萬。他們靠為人搬運
貨物、出賣體力為生。重慶山高坡陡的地形使他們很有市場，

如果你搬運任何東西感到吃力，只要喚一聲「棒棒」，都可以肩挑手
提地幫你送到家，甚至包括背老人上醫院、抱孩子回家。
重慶開埠，即得益於長江、嘉陵江交匯此處，歷經三千多年的城

市發展及碼頭建設，大量沿江來往的各種貨物在此集散，需要大量
的搬運工。因此，歷朝歷代，許多災民、農民為求溫飽，養家餬
口，從四面八方湧到山城闖碼頭，憑一身力氣肩挑背扛，將堆積如
山的貨物搬運進城，疏散各地。

甫招手即至 定價隨口喊

今年57歲的王朝忠至今仍懷念上世紀初的「棒棒」生涯，「那時
候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村子裡很多年輕人都去沿海打工，我上有老
下有小，又不識字，就掄起一根竹棒，繫上尼龍繩，來到了朝天門
碼頭，就這樣加入了『棒棒軍』。」
「棒棒」的業務範圍大到如傢具家電，小到一兩把小菜，價錢也

是隨口喊，三言兩句便將價錢敲定。重慶市民於是習慣了這樣一種
生活方式，負重時如果不想自己動手，叫一聲「棒棒」，便有人應
聲而至。
王朝忠說，那時候十幾個農民工住在一起，雖然屋裡汗臭、煙味

瀰漫，但每個人平均一天能賺20多元，他就是憑 一根棒棒在重慶
轉悠了10年，將攢下來的幾萬元寄回家，蓋了新房子，還買了兩頭
豬。2000年，王朝忠11個侄輩中有3人到重慶當「棒棒」，但不到兩
年先後離開：一人去建築公司當「釘子木匠」，兩人在商場做倉庫
搬運工。王朝忠的兒子初中畢業後更不願「子承父業」，去了一家
工廠當保安，「棒棒」的前景實在不被年輕一代看好。

昔遍佈街巷 今形單影隻

張國慶也是一個「棒棒」，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平均每天能找
到六、七次活幹，每次收10元，一個月約有2,000元收入。雖然已戒
掉煙酒，盡量減少其他花銷，但在大城市生活，一個月也只能存下
六七百元，剛好夠他兩個孩子在老家上學：「哪怕砸鍋賣鐵也要他
們多讀書，不要像我這樣，賣苦力還填不飽肚子，沒出息啊！」
張慶國曾試圖轉行，和很多年輕人一樣進工廠或當搬運工，但都

被拒絕，沒有上過學的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很多『老棒棒』
都快滿60歲，回家可領到養老金，但我還年輕，未來只有轉行才能
養活一家人。」不過，對於怎樣轉行，轉到哪裡去，他現在還沒有
想好。
「如果說10年前『棒棒』是現實題材，而今可能成為『歷史題材』

了。」重慶市作協副主席王逸虹曾是電視劇《山城棒棒軍》的編
劇，當電視台提出再拍一部續集時，她已不想再拍了。
「重慶『棒棒軍』的黃金時代已過去，如今『棒棒』日趨老齡

化，生力軍漸少，未來更有消失之勢。曾經穿梭在大街小巷的
「棒棒軍」，如今已形單影隻。」王逸虹直言，這與重慶大環境改
變密切相關：交通愈來愈便捷，私家車愈來愈多，各小區生活配
套設施愈來愈健全⋯⋯「現代化文明擠壓了『棒棒』的生存空
間。」

「棒棒」一詞源於民間。在舊中國，他們大多被稱為

「腳夫」或「苦力」，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層的勞動者。「棒棒

軍」之名大致於上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開始流行，因

名字既形象又通俗，很快就被重慶人所接納。到了上世紀

90年代，越來越多的「棒棒」在重慶活動，他們憑自己雙

肩扛天下，因為他們通常是群體活動，所以又被稱為「棒

棒軍」。重慶市社科院2011年11月1日發佈的調查報告稱，

重慶主城「棒棒軍」已經開始走向消

失。 資料來源：新華網

今年60歲的「棒棒」大曾和比他小8歲的「棒棒」
小曾是兩兄弟，老家在距重慶主城區3個多小時車程
的墊江縣，他們在重慶市當「棒棒」已有20年。不
過，憑手中的一根「棒棒」養活了一家四口，他們
感覺很知足。
大曾說，初來重慶做「棒棒」時，只能四處遊走

攬一些「散活」，生意時好時壞，收入不太穩定。但
憑 勤勞與踏實，兄弟倆漸漸被客戶信賴，慢慢有
了不少熟客，業務量也相對穩定，每月收入大概有
5,000元左右，與在家務農的收入相比已是十分豐
厚。
大曾的妻子身體不太好，常年在家休養；不過一

雙兒女倒是十分爭氣。兒子大學軍校畢業後，在成
都的裝甲部隊開坦克，更當上了連長；女兒大學畢
業後在武漢做醫藥代表，收入頗豐，還給大曾夫婦
在老家買了套房子。

小曾也有一兒一女，女兒雖然已從重慶商學院畢
業進入一家民營企業當會計，但是兒子還在讀小
學，與兄長相比，自己的壓力更大。

「棒棒」田慶華在重慶名氣很
大，但並不是搬貨，而是畫畫，被
稱為「棒棒畫家」。他曾在四川美
術學院附近當「棒棒」，兼職學校
人體模特兒。慢慢地，田慶華覺得
畫畫很有意思，便買了顏料畫筆，
兜裡隨時揣 速寫本，沒有活兒時
就拿出本子來畫身邊的人和事。這
個奇怪的「棒棒」引起了川美老師
的注意，在觀看了田慶華家裡的畫
後，川美辦了一場展覽，以田慶華
的畫為主，還包括其他人創作的田
慶華的畫像。後來，田慶華執筆的
《自畫像》和《我的棒棒兄弟》兩

幅畫，被一家企業以4.2萬元買下，田慶華則將其中3.6萬元捐給了貧
困山區的一所小學。
「棒棒」賈從才長 滿臉的大鬍子，特別引人注目。賈從才每天堅

持讀書看報，夢想成為一名作家，出版了一部15萬至20萬字的自傳。
如今，在出版社的支持下，他的自傳已經寫了約10萬字，記錄的是他
12年前第一次離開家鄉外出打工以來的點點滴滴，包括《打工記》、
《結婚前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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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在「山城」重慶的大街小

巷裡，抑或是街市和車站等場合，你只

需大喊一聲「棒棒」，便立刻會飛也似地

跑來幾個衣衫樸素身體強健、肩扛一根1

米長碗口粗竹棒的人來，邊跑邊回答

你：「老闆，搬啥子，我來我來⋯⋯。」

然而，隨 城市的進步和物流業的發

展，「棒棒軍」作為重慶市民最熟悉的

陌生人，正悄然發生 變化：數量明顯

減少、年齡逐漸增大、女性越來越多⋯

⋯這道山城獨特和景象是否還能存在下

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憑一根竹棒 養活全家

晚上10時，「棒棒」馮文超結束了在汽車站的工
作，回到與其他棒棒合租的房子，大家圍在一起，算
計 一天的收入。楊志才說，這天他在塑料市場挑了
5擔貨，有34元收入，但也支出了16元。比起室友，
馮文超頗有些自豪：「我每頓都煮麵條，一頓1元的

麵條，加上房租一天10
元就行了。」

馮文超告訴記者，

他當「棒棒」16年，收入沒有多大變化，10年前一個
「棒棒」一個月能賺800元左右，現在也只有1,200元，
「現在交通發達了，『棒棒』業務少了，出租車起步
價才8元，哪個會叫我們棒棒搬嘛！」

依托單位 月薪九千

由於街頭「散活」難做，依托單位的「棒棒」越來
越多。50歲的張海彬說，他曾在街邊當「棒棒」接散
活。5年前，他偶遇一家單位搬遷，喊上他幫忙。他
發現，在單位當「棒棒」，比在街頭做散活的收入好
得多，因為業務量穩定，每月給固定的單位搬水，或
是搬其他東西再加上收廢報紙賣，每月收入可有9,000
多元。更大的好處是，可以在單位的食堂吃飯，餐餐
有肉，菜也很豐富，價格只需3元。
現在，張海彬已經成為「棒棒」中的「金領」，幾

乎包攬了一棟寫字樓所有單位的生意。他自豪地說，
過去農忙時他還回家幫 幹活，現在已將老婆孩子接
到城裡住了，明年還打算買輛電單車，拓展更多業
務。

對「棒棒」這
個特殊群體，詩
人傅維這樣描
述：在重慶，你
的朋友甚至你自
己喝醉了，可以
請棒棒把他們或
你背回去；女友
過生日，可以請
一群棒棒把花送
去，還獻上一首
《生日快樂》歌；如果你的寵物遭遇不幸，你可以請棒棒來
幫哭，他們可以哭得摧肝裂膽，涕泗縱橫；如果你心情不
好，可以請棒棒陪你喝酒—往往還蠻有效。
如今，「棒棒」主要集中在商場、建材市場等貨物集中片

區攬生意，但人數越來越少。家住渝北區的楊女士說，不久
前她從「棒棒集中地」朝天門碼頭的一棟住宅樓搬家至此，
租了一輛貨車拉傢具，本以為到了小區門口可以找「棒棒」
幫 搬上樓，誰知竟然一個「棒棒」都沒有。而在小商品批
發市場做生意的劉先生也有「棒棒」難尋的煩惱：「雖然周
圍『棒棒』多，但現在想找個年輕『棒棒』仍十分困難，年
老的我又不敢喊來搬這麼重的東西，萬一他們受傷了我反倒
麻煩。」

■「棒棒」喜歡聚在一起聊天。 孟冰 攝

月入兩極化 相差近八千

■上世紀的重慶「棒棒軍」。 網上圖片

「棒棒」又稱苦力 出賣體力為生

藏龍臥虎 人才輩出

■田慶華被稱為「棒棒畫家」。

網上圖片

市民：年輕「棒棒」難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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